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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七十年代末，伍鐵平引進的模糊語吉學理論， 1 引起了國內語吉學界的廣泛注意。

此後十幾年來，我們運用模糊理論觀察審視語言中的模糊現象，獲得了許多有益的敢

發。筆者曾經嘗試性地把這個理論運用於漢語語法的研究， 2 從而深裸體會到莫斯科音

位學派謝爾巴說的有道理: I在語言中，精確性只是極端的情說，過渡的現象在其本原

中，即說話人的意識中原是游移不定的，正是這些模糊的、游移不定的現象更應該引起

語吉學家的注意。」現在，模糊語吉作為一種客觀存在，已經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了。

我們在研究中發現，語盲的模糊性實際上包含兩個層面。一是語吉中的語義模糊

性。例如: I青年」的上下限， I以上」、「以下」的界限(舍不會本數) , I深J 、「淺」、

「肥J 、「瘦」的標準，等等，這是靜態的模糊。二是吉語中的語義模糊性。例如: I四季

如春J (實則只有三季)、「獨生子女J (實則有子無女或有女無子) ，等等，這是動態的模

糊。動態的模糊往往充滿著說寫者主觀色彩的創造，這種創造主要的是依靠組合手段來

實現的。言語的組合有正常的組合和異常的組合兩種。合乎語法、語義的組合的，除了

正常意思的顯示外，不能增加任何新義，因為其含義是清晰的。例如「春風又過江南岸J

即是。但當說成「春風又綠江南岸」時，情形就大為不同了。「春風J 如何能「綠」江南岸?

這不禁引人思索，進而激發理解者的情感興趣，產生最佳審美效果。這種言語中的異常

組合，究其原因，是主謂搭配中的模糊性在主導作用，所以這樣的詩旬自然成為千古流

傳的佳旬。可以說，許多成功的文學作品，大都離不開模糊語言的運用。本文擬從以下

兩種現象出發，討論大家是如何表達和接受這些飽含創造性的模糊語言的。

1 伍鐵平: (，模糊語言初探》、《外國語) 1979年第4期，又《模糊語言再探) , {，外國語} 1980年第5期。

2 林華東﹒《模糊理論在語法研究中的重要意義) , {，漢語學習} 1988年第 1期;又《論現代漢語語法的彈性

特徵} , {，漢語學習} 1989年第3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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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詞塊狀鋪排

一般情況下，句子要有主謂成分才能成立。然而，在吉語中，為了表達的需要，說

寫者往往突破這種語法的制約，把一個個互相不聯的體詞(或體詞性短語)並置在一塊，

其間無任何聯結詞，既無主謂之別，又無因果之分，詞與詞之間的邏輯鏈條完全斬斷。

這樣的一種表達無疑是模糊的。例如，溫庭筠的《早行》詩: I難聾茅店月，人適拒橋

霜。」六個體詞一泄而出，給讀者留下一系列看似零碎的印象:如聽覺上的「難聾J '感

覺上的「霜J '視覺中的「月」、「茅店」、「人適」、「拒橋」。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結詞，

各自獨立自成一體，並且從不同角度在我們心靈中留下種種互不相同的獨立意象。其間

包含著許多空白。然而，讀者在讀完詩句之後，卻完全能夠把這些孤立的意象加以並

聯，重新整合。這是因為讀者揉進自己的生活閱歷和種種說不盡的感覺，從而豐富、補

足和再現了作者未盡的吉外之意，重現複雜的生活畫面，產生一種朦朧模糊的體驗和意

味一一道路辛苦，羈愁旅思;也就不再糾纏於是「茅店襄傳出難聲J '還是「行人如何在

板橋的霜上留下腳迦」等表面現象了。

理解者為甚麼能從這種模糊語盲中獲得充分的理解呢?這與表達者在語吉運用上的

體詞塊狀鋪排有著密切的關懷。也就是說，說寫者之所以能把這些表象缺乏聯繁的詞用

蒙太奇手法剪輯成旬，那是因為在這些語詞中，其深層結構有著性質上或語義上的等同

性。我們知道，世上萬物都是互有聯繫的，它們有異質的一面，但也有同質的一面。當

「難聾」獨立出現時，我們不知道要表達甚麼意思(是報曉抑或閒啼) ，也看不出甚麼感

情，而當與「茅店」、「月」、「人遞上「拒橋上「霜」鋪排時，就不一樣了。這襄出現的

六個事物，表象雖不同，但卻構成了一個「早行」的時間和空間，共同表達了內在的性

質:早行之苦。讀者集中注意的正是這些體詞顯示的意象所共同表現的性質，其他一切

差別都統統被掩蓋了。所以，這種體詞的塊狀鋪排給我們造成了強烈的刺激。不過，理

解者可以體驗得很真切 3 但要說清楚卻不那麼容易。可見表達者的這種體詞組合並置，

是通過意象首先把它的含義傅建給理解者的感情接受機制，進而達到理智的領悟。因

此，我們說，這種體詞塊狀鋪排是一種模糊語吉，而對這種語吉的理解是在挖掘領悟各

體詞之間同質的東西，即通過重新整合聯想之後才可達到。這種模糊語句比一般的語句

要難理解得多，但也更含韻味，更耐回味。

古詩詞中運用這種方式表達的語句很多。如「浮雲遊于意，落日故人情J (李白) ; 

「試問閒愁都幾許?一川煙草，滿城風絮，梅于黃時雨J (賀鑄) ; I枯藤老樹昏鶴，小橋

流水人家J (馬致遠)等都是利用這一手設加以巧妙安排，從而獲得最佳效果的。

現代詩文運用這一于展的也不少。如賀敬之的《放聲歌唱} : 



1998 年 9月第 47 期 23 

...晨風。 桃花一一一

秋雨。 南方

晨霧 雪花一一

夕陽.. 北方

.....轟轟的 我走遍了

車輪聾 我廣大祖國的

踏踏的 每一個地方一一

腳步聲 啊，每一個地方的

我的

五月一一 每一個

麥浪 故鄉!

A月一一一

海浪

「車輪J 、「腳步」、「麥浪J '這是現代城市生活和農村生活圖像; r晨霧J 、「海浪」、「雪

花J '這是當代人對大自然審美價值的取向; r春風」、「秋雨」、「夕陽J '充滿一片新鮮

的生活氣息。詩中「語不接而意接J '詩作雖只是幾個體詞的排列，其深層卻映現出豐富

的主題:祖國處處是家鄉。依靠這幾個體詞的疊合，讓理解者在心中展現了一幅通過時

間(春秋、五月、八月卜空間(南方、北方)的轉換的巨幅畫面，從而表現了中華民族雄

偉、壯闊的氣概。

石軍的新詩《鬧洞房) ，在描寫新郎在特定的環境中激動、羞澀的特別感情時，也巧

妙地運用了塊狀鋪排方法，活靈活現地展現了當時的諧趣情景。請看:

你喊。 有人見了。

他鬧。 一一一大聲叫。

窗戶紙， 新郎心慌，

誰給戳破了! 話語顛倒:

快瞧啊，快瞧! r..... .大伙
......婚事...

一一「雲過留影， 新券的書......

雁過留毛， 政策....

你倆昨好? ......相好...

快介紹! J 勞動日九毛......J 

新郎欲閉口， 話剛落，

新娘悄悄搗衣角。 轟然一陣笑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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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人著意描畫出新郎的斷斷續續、顛三倒四的話語和特別神態，其效果是運用有條有

理、句句完整的精確表達所不能比擬的。讀者在理解這首詩的過程中，正是對詩句所體

現的意象做了重新整合，根據語境，通過聯想 3 在完成體驗的基礎上獲得不易言傳的審

美效果。

謂詞中心主導

我們說，吉語的模糊性是一種自然的本質屬性。即使在主謂結構中，甚至是賓語、

補語都齊全的情況下，仍會有模糊性存在。例如，我們常常引為千古絕旬的「紅杏校頭

春意聞J (宋祁) ，以及「秋水清無力，寒山暮多思J (李白)、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

閏夢襄人J (陳陶)、「小船搖走了，輕輕/載著肥篤篤的秋天，滾燙燙的心情J (陳所

巨) ，等等，無不合乎句法。然而，其語義卻令人感覺怪誕、荒唐、不合理、不可思議，

有模糊之感。「紅杏j是一種靜態的視覺影象，怎麼會象頑皮的孩子一樣「聞」起來?秋天

水清可以理解，但又怎麼「無力j 呢?既然已經成「骨J '緣何又是「人」呢?秋天何以是

「肥篤篤J '又怎麼能「載J ? I心情」也不是可觸摸的實體，何以吉「載J ? 

以上詩句意義的模糊荒誕，實際上來自「謂詞」的獨特使用。我們知道，甚麼樣的謂

詞與甚麼樣的名詞搭配，是有一定規則的。因此，謂詞本身一般都能直接把施事本體或

受事本體的性質展示和映現出來。當謂祠的性質與施受主體性質相符時，也就是說，謂

詞正好合乎主體的身分，句子就是合理的，如果二者不符，句子就是荒唐的和模糊的。

例如: I聲音十分動聽卜「秋天是豐收的季節J '謂詞的性質與名詞是相符的，因此，它

們並不給名詞增加任何新的意義，也不會引起任何使人大驚小怪的反應。但是，如果改

換一下謂詞一一「聲音十分甜美j 、「秋天肥篤篤的」一一毫無疑問 9 它們就給人模糊荒唐

怪誕之感。

然而，在這種異常的感覺之後，我們決不去懷疑謂詞的動作、性質本身的真假，而

是把注意力投向名詞，似乎覺得它由一種事物變成了另一種事物:或是由動物、植物變

成了人，有了人的感情;或者由人變成了物，由無形變為有形事物。為甚麼我們不去懷

疑謂詞動作的真假，而是不知不覺地在心里改變名祠的印象呢?這完全是由於謂詞本身

的穩定性或不易更改性造成的。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謂詞的中心主導作用。

由於謂詞的中心主導，使與它搭配的名詞發生「性質j上的轉變，語句含義變得複雜

豐富、模糊怪異，因此也就更耐人尋味。在「紅杏校頭春意鬧」中， I鬧j 與「紅杏」不配，

但由此則使紅杏有了生命和性格，映現出百花事豔的春天意象。著一「鬧」字，詩句全

「活」了。而「秋水J 與「無力」之間矛盾，則迫使讀者重新審視秋水，感到「秋水」也不再

是無生命的東西，而是有了生命，有了人格，以至在腦中浮現出感情細膩、心地純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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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作輕柔的女子形象來。「寒山J 的「多思」也同樣頗其模糊。詩人賦予「寒山J人格和心理

活動，使詩昧大大加濃。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閏夢襄人J '其中動詞「是J 繫聯十分

巧妙，包含著對繫聯兩端的肯定和否定二重特性。首先， r無定河邊骨J 既然是「春閏夢

里人J '那就已經不再是人，否定了「是J 前後的等同。這種否定情緒是十分強烈的。人

早已死去，只有在日夜思念的妻子的夢中才還存在，這種存在實際上只是一種幻象!另

外，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，在死者的妻子看來，這些白骨仍然是「人J '但在他人眼中，

已經不是人了(而是一堆白骨)。總之，不管怎麼理解， r是」都不單純是一種肯定，這種

模糊的表達對表現某種難以吉傳的複雜感情、拓寬理解者的積極思維是極為有效的。

在現代詩歌中，以謂語為意義支點而架構起來的詩旬，都往往充滿模糊朦朧感。如

陳昕巨的《水鄉秋晨》中， r小船H載著肥篤篤的秋天，滾燙燙的心情J '著一「載J 字，

把「秋天上「心情」這無彤的事物有形化了，成為可觸摸的實體。讀者由此產生了無盡的

聯想，使一切豐收的喜悅都在這奇妙的組合中浮現出來。類似的現代詩歌語句還有。

如:

啊，電車在奔馳!這乳白的梭于呀，

在街道縱橫的城裹，織著生活的詩旬。(王家新《織})

一張矮小結實的木桌，支撐著

歲月的重量和生活的驕傲(張建華《藍天下，他舉起一柄發亮的鑰匙>)

來自吳胎口的老農，笑了，

把一臉深棕色的歡喜，貼緊了極窗。(黃亞洲《擺弄土地的人})

我保持著身體和d心靈的平衡

整理著行李架

整理著紊亂和窘迫

用長嘴的茶壺，神去

座位與座位之間的疲倦和寂寞(聶鑫森《我的生活是一支奔跑著的歌})

以上詩旬中， r電車J r織著生活的詩句J ; r木桌H支撐著歲月的重量和生活的驕傲J ; 

「把一臉深棕色的歡喜H貼近了艦窗J ; r整理著紊亂和窘迫」、「用茶壺H沖去疲倦和寂

寞卜等等，表面看來，無不使人感到撲朔迷離。但是，理解者透過「織」、「支撐J 、

「把上「整理上「神J 等一系列謂詞，重新調整了施(受)主體在我們頭腦中的習慣印象，

構建起一個嶄新的意象圖，所有虛化的東西全都在我們心中活起來了。因而，初讀時的

飄忽不定的感覺，在細細咀嚼之後，覺得似乎觸手可及，形象生動。可見這種謂詞起中

心主導作用的表達，充分調動了讀者的再創造能力和聯想能力，達到最佳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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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廷虎說: I修辭一時一刻也離不開人的心理活動。 J 3 的確如此，謂詞中心主導還

體現在心理活動中聯覺上。人類有這麼一種能力，即能夠把祖覺、聽覺、觸覺、味覺、

嗅覺等諸感覺器官印象相互轉化或溝通。所以我們可以在某種聲音中「看J 到色彩和形

狀，也可以在某些色彩中「聽J 到種種聲響;既可以在紅色中感到溫暖，又可以在藍色中

觸到冰冷。這種五官開放的聯感能力，按格式塔心理學的說法，是由於人的大腦皮層的

生理電力場在起作用，它能將各種感覺構成相互同形的張力。正是這一種中介作用的張

力，把各種不同的以至對立的事物融為一體，造成各種感覺相通的幻覺。例如， I愁」這

麼一種人的感情，是一種最虛幻、最複雜的東西。但是，我們可以以聯感為基礎，運用

模糊語盲，通過謂詞的中心主導作用，把它極為形象有效地表現出來。且看以下抒發

「愁J 緒的詩詞例句:

攻許愁城終不破，蕩許愁門終不聞，何物煮愁能得熟?何物燒愁能得然? (庚信)

只恐雙獲蚱蜢舟，載不動許多愁。(李清照)

明夜扁舟去，和月載離愁。(辛棄疾)

惟留花向樓前看，故已拋愁與後人。(白居易)

剪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。(李煜)

一曲清歌一杯酒，為君洗盡古今愁。(劉秉忠)

請量東海水，看取淺深愁。(李頒)

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(李煜)

作者通過「攻」、「蕩」、「煮」、「燒」、「載j 、「拋」、「剪」、「理」、「洗」、「量j 、「似J

等謂詞的運用，把「愁」化虛為實，使「愁J緒變成可暗、可聞、可觸的實象。於是，在我

們的審美情感的熔爐中，觀念和形象、感情和物質同一了，它們之間的相互比擬不再被

視為荒唐和不可理解的了。這就是「謂詞」的表現價值。

結語

文學語吉中的模糊性不止是以上所說的兩類。但是，通過上文分析，可以看出，言

語模糊性有著奇特巧妙的修辭作用。模糊的表達能夠揭示更複雜的意義，從而把人的內

心感受傳達出來。這種功能是清晰的邏輯推理語吉所難以完成的。由於模糊語吉通過異

常的組合創造，即對語法語義進行了嶄新改造 3 因而我們不能再用一般的推理習慣去理

解。領會這種語盲的關鍵，在於把握每一個詞、每一個句子在不同背景下所展示出來的

特殊意象和特殊的表現性質。

3 宗廷虎﹒《邊緣學科的特殊理論營養> '載《修辭學研究> (北京:語文出版社， 1987年)。


